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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藏品：互联网的一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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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羽（化名）的微信头像，是2021年爆火
NFT（Non-Fungible�Token）项目无聊猿。

2020年海外NFT热度空前，国内打着NFT
旗号的交易平台在2021年上半年开始逐渐冒
头。彼时，“国内首家”的标签出现在数家平台
的简介中。 后基于国内对虚拟货币监管的要
求，NFT概念弱化，“数字藏品” 这一概念应运
而生。

在周羽看来，海外NFT的爆火，是数字藏
品进入国内市场的重要指引。动辄几十倍、上
百倍的增幅，让资本看到了获利可能。新生事
物吸引了大量热资金， 短期内造就了牛市盛
况。 另一方面，2021年9月虚拟货币在国内被
全面叫停后， 炒币被明确定义为非法金融活
动。原本在虚拟货币领域的炒作、投机行为开
始寻找新出路，与数字藏品基本实现了“无缝
衔接”。

进入2022年后， 数字藏品席卷各行各业，
平台数量迎来爆发式增长。 注册一个能交易的
微信公众号、一张带有平台二维码的海报，一个
数字藏品交易平台的雏形就形成了。

在朋友眼中， 周羽就是追风口的人。2022
年上半年， 周羽参与了一家数字藏品交易平台
的经营。谈及内心的感受，周羽直言：“汇成一句
话，就是韭菜实在太好割了。”

此前，北京商报记者也曾调查报道，围绕数
字藏品交易平台形成产业链，3万元即可购买交
易模版，并提供制作数字藏品、发行上链等一站

式服务。“根本就是没有门槛，三、五人组建一个
团队， 前期最大的成本是搭建平台App和网
页，再想办法联合热门IP把产品推出去。”周羽
解释道。

而数字藏品交易产生的红利， 的确也没
有让资本失望。周羽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交易
平台的收益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发行
藏品产生的收益， 初期为了增强数字藏品的
价值性，平台多会选取知名IP联合发行，并提
前约定分红比例。平台发展至一定规模后，便
会开始发行自营数字藏品， 发行收益则全部
归平台所有。另一部分则是开放二级市场后，
每一笔用户交易都会产生佣金。

“我们平台规模小，但赶上了市场行情好的
时候。最初上线的图片型数字藏品，单价是每
张30元，5000张、15万元的东西不到半小时就
卖完了，跟IP方五五开。一经发售便被抢空、甚
至是抢不到，在2022年上半年是很常见的事。”
周羽表示。

区块链行业从业人士徐平（化名）在2021年
末买了几张数字藏品。徐平称：“没有刻意想要从
中赚钱，遇上感兴趣的IP就买了。但是误打误撞，
收益的确很可观，到了2022年上半年，有两张图
在市场上一度炒到了五位数，成本不到20元。”

售价从两位数到五位数甚至七位数， 这样
的涨幅在数字藏品领域并不少见。 摆在眼前的
利润吸引了大量玩家入场， 交易平台数量越来
越多……

退潮

短期内的惊人暴利， 也为降温埋下了
伏笔。

数字藏品经由平台发出后， 通常是在平台
自带的二级市场进行自发交易， 用户根据市场
情况自发定价， 将持有的数字藏品卖给下一个
人。 这也同样意味着， 交易行情充满了不确定
性。击鼓传花式的游戏模式下，这朵“花”会落在
哪里，没有人能知道。

“只要没能以更高的价格将手中的数字藏
品转出去， 那这一笔交易就是亏损的。 宁愿
少赚一点 ，也要尽快出手 。”玩家张帅（化
名）称 。在过往操作中，张帅有盈有亏 ，也
曾遇到近 2000元购入的数字藏品价格跳
水 ， 最终以400余元售出的情况。“还有一
次，我以接近1300元的价格，在一家头部平台
买了一张自营IP的生肖图。 一周后市场售价
集中在1500-2000元不等，但交易量很少。我
挂了1400元，低于市场价将其售出。紧接着该
平台整个系列开始大跳水，现在售价大多不足
150元。”

除了交易价格的不稳定， 交易平台的安全
性也难以得到保证。2022年8月开始，数字藏品
迎来了寒潮。就像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交易
平台接连发布公告宣布退出， 更有甚者直接停
服“跑路”。

另有一位数字藏品玩家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2022年10月，自己通过一个宣传网页购买了总价
2946元的数字藏品， 第二天公司就处于失联状
态，无人回应，至今未能退款。

周羽所处数字藏品平台， 也湮没在了这股
寒流中。周羽坦言，多数数字藏品交易平台依靠
的就是投机炒作，行情回落后“拿钱走人”在预
期之中。自己原来所处的平台，公司大老板都已
经转行了。

仍在运营中的数字藏品交易平台，同样也
遭遇了“熊市”困境。数藏中国CEO王鹏飞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提到， 数藏中国在
2022年1月上线，从最初十几人的小团队到顶
峰时期员工40余人， 还有100余名客服志愿
者，平台月销售流水达到几百万元的规模只
用了半年时间。但随着去年底整个数藏行业
的回落，目前平台的发行规模、销售流水、志
愿者队伍都出现了大幅缩水。

退潮的速度比涨潮来得更快， 只留下一地
鸡毛。交易平台接连退出，用户持有的数字藏品
该如何解决成为难题。 多家平台给出的清退计
划里， 提出按照发售价的50%-80%进行回收，
往往与持有用户的购入价格相去甚远。 越来越
多的数字藏品，从“能卖掉的NFT”变成了“卖不
掉的JPG”。

在哥本哈根大学区块链与电子市场研究中
心博士研究员韩海庭看来， 数字藏品出现这一
变化是必然的。 数字藏品市场的火爆并非数字
藏品本身被普通消费者所接受、 其价值得到公
允计量， 反而是从加密货币投机圈炮制而来的
衍生品和炒作的新概念。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
是一个投机市场，并非投资市场，更不是数字藏
品的消费市场。

数字藏品行业就这样走过了跑马圈地式的扩张时代。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藏品也在不断向外拓展。小到一

张图片一首音乐，大到一本古籍一件文物，数字藏品的种类
越来越丰富。更多传统行业、品牌参与到数字藏品中来，涉
及金融、非遗文化、航空航天、体育健身等多个领域。

在更多从业人士的眼中， 随着互联网大厂的业务调
整、平台数量出清以及违法整治持续进行，数字藏品市
场逐渐恢复理性。灵境藏品COO易斐春指出，随着市场
环境的变化， 数字藏品平台也在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市
场会更关注数字藏品本身的价值。比如，在数字藏品与
实体产业的结合中，赋予了数字藏品使用价值，它可以
是一张实体的门票、 一个游戏装备或是一个购物凭证，
本质上是权益属性的映射。

例如，2月19日，茅台集团旗下数字世界巽风App就
茅台雨水节气酒举办了发布会，用户可以通过做任务赢
取合成数字藏品的材料或者基酒， 进而合成100ml和
500ml贵州茅台酒二十四节气之雨水数字藏品。 只有获
得相应的数字藏品，用户才能行权购买该酒。

“要在新的应用场景下， 数字藏品才能发挥出其价
值。在品牌宣传方面，借助数字藏品帮助企业锁定私域流
量，凭借数字藏品实现消费打折和会员权益。数字藏品应
该更多地建立新的应用场景，从中去发挥其价值。”王鹏

飞指出。
李晓敏表示，数字藏品发展到现阶段，已具备广泛的

用户基础和行业规模。数字藏品作为数字经济的一部分，
必须坚持“数实合一”，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单独存在，要充
分发挥其赋能实体、共生共荣的作用。

韩海庭则认为， 数字藏品及其交易本身只是一种处
分权利的转移，数字藏品当前与实体市场的结合，也并不
完全意味着行业回归理性， 只是投机市场降温后大家寻
找的替代方案。数字藏品市场真正要发展就需要有一批
新的、在乎数字商品或版权的占有及处分权利的新用户。

“后者显然是极其艰难的，但并非没有可能。目前短
期内可行的路线可以是数字技术赋能数字资产或数字
素材，为数字创作提供版权支持许可。这一定位厘清后，
数字藏品市场就可以回归原本的藏品市场得以稳定和
健康发展，而数字技术也将在传统领域提供新的验证工
具和提升服务质量。”韩海庭补充道。

肖飒强调，下一阶段，数字藏品需要跳脱出“藏品”的
概念范畴，在更多元和更广泛的场景中去应用实践。将数
字藏品置于整个数字经济的宏观发展框架之下， 去思考
数字藏品对于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积极作用，在
合规守正的基本前提下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性。

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

“击鼓传花”的投机市场

追风 入场无门槛

未来 探索落地新场景

互联网的风，总是一阵阵的。

2022年，这阵风吹“火”了数字藏品。这个漂洋过海而来的“舶来品”，自2021年进入国内市场后热度不

减，成为投机人眼中最新的“财富密码”。数字交易平台也如雨后春笋，以令市场咋舌的速度迅速增长。

利益与风险的扭曲交织下，数字藏品行业以狂热的态势向前狂奔，然后又戛然而止。2022年8月后，“清

退”“倒闭”“跑路”成为数字藏品领域的新关键词，原本高昂的交易价格逐渐回落，“一个藏品一套房”的魔幻

情形不复存在。

潮起潮落间，有人追风口，“那时候只觉得韭菜太好割了，15万的藏品不到半个小时就卖光了，到现在公

司大老板都已经转行了”；有人“击鼓传花”，通过流转数字藏品获利的同时，期盼不会出现砸在自己手中的

窘境；也有人还在坚守，试图在降温后更为理性的市场环境中探寻数字藏品的实际价值。

从有风的地方来，数字藏品又该去往何处？

泡沫 有限价值与无序乱象

造富的泡沫被戳破，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数字藏品
行业大起大落。

究其原因，周羽认为，这是数字藏品内外双重因素
交织的结果。内部因素中，基于数字藏品上链的实际情
况，数字藏品与海外公链上可跨平台流转的NFT具有明
显不同。国内数字藏品多发行于私链或联盟链，大多只
能在单个平台交易，流动性较低。不同链条的使用一方
面限制了数字藏品流转， 同时也割裂了原有交易价值。
藏品的价值严重依赖平台的运营情况，用户也只能寄希
望于平台稳健经营。

“另一内部因素， 在于目前国内发行的数字藏品本
身的价值有限。例如，不少藏品发行会选择与名画大家
进行IP合作， 但实际上能获得的只是某一张图片的单一
发授权。相同类型的海外NFT中，持有者可以选择将画
作真迹销毁，确保NFT的唯一性，或是依托真迹产生其
他类型的收益。”周羽解释道，“坦白来说，国内用户拿到
手的大多只是一张可以无限复制的电子图。”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进一步解释
道，一般情况下，完整的NFT持有者所享有的应当是一
种排他性的，类似物权的，具有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等
权能的权利， 但数字藏品持有者享有的却与此不同。目
前来看，我国数字藏品买家目前主要享有作品信息知情
权、观赏权以及转赠权三类权益。

而扰动数字藏品的外部因素，指向了复杂的市场环
境。疯狂的牛市里，打着数字藏品旗号圈钱的交易平台
不在少数， 更有甚者生命周期以天为计量单位。Hi元宇
宙平台负责人李晓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数字藏品火爆
的时候，国内新增的平台每天能有十数家，且大多是没

有任何技术积累和长远规划的“草台班子”，随时准备“跑
路”，这类平台的存在对行业整体有害无益。

数字藏品发行的预热发酵，往往集中在微信、QQ群
组等社交平台。在采访过程中，周羽同样强调，仅从平台
盈利角度出发，相较于提供完善的技术服务，团队拥有
一个好的策划更为重要， 在社交平台提前营销造势、资
金拉盘都是常见手段。越是有创意、展示出数字藏品的
稀缺性，相关藏品的交易价格就越高。

“一个充满投机和赚快钱盛行的行业必然如流星
划过天空，在少数人获利的笑容背后必定伴随着多数韭
菜的眼泪。”肖飒指出。数字藏品本身没有“原罪”，巨大
的利益驱使下， 行业整体呈现出无序发展和混乱竞争
的状态。

无序发展的风险不断蔓延，数字藏品也衍生出了金
融风险。在周羽看来，2022年下半年，各类平台推出所谓
回购、销毁、合成等多种复杂玩法，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强
流动性，提高数字藏品热度，但在实际操作上又设置各
种门槛。本质上更像是资金盘的骗局，平台方容易卷入
到非法集资、诈骗等案件中，用户权益很难得到保证。

这一说法在各地警方密集发布的风险提示中也得
到了印证。2022年10月， 河南商丘市公安局睢阳分局发
布了数字藏品平台“Meta”藏宝阁诈骗案，涉嫌诈骗资金
265万余元。被业内称为数字藏品涉刑第一案。合肥市蜀
山公安分局近日同样披露，一数藏平台实际上是打着发
行、交易“数字藏品”幌子的诈骗团伙，通过价格干预、肆
意炒作，以掌握内幕、承诺回购、限量发行等骗术造成饥
饿营销的假象，发行的“数字藏品”没有任何收藏价值和
实际价值，涉案金额达到2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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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大厂的业务调整、平台数量出清以及违
法整治持续进行，数字藏品市场逐渐恢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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